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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人们尤为期待一
场热烈的、澎湃的辞旧迎新。于是，
为烟花爆竹禁燃令“松绑”的讨论
再次响起。过去 30年，烟花爆竹
的“禁”与“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争议问题。在这场民俗、安全与环
保的“博弈”背后，透出的是城市
社会治理的变迁与发展。

但无论如何，烟花的美好寓
意是国人的共识。今天，就让我们
从烟花爆竹的历史入手，看烟花如
何演变并创造了哪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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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在中国的起源颇为
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先秦的“爆祭”
和“庭燎”。
《周礼·春官》所载“九祭”中有

所谓“爆祭”，大概是指燃烧篝火以
敬神驱邪，其间在柴火燃烧时会发
出一些声响。《诗经·小雅·庭燎》：
“庭燎晣晣，君子至止”，所谓“庭燎”
就是在院子里点燃一堆篝火，用以
除秽辟邪，亦即某种净化仪式。
梁宗懍《荆楚岁时记》，正月初

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
避山臊恶鬼”。“爆竹”一词在此似
乎是动词，就是指竹子燃烧时因受
热而炸裂，发出“爆”响。根据《神异
经》里的说法，西方深山中有“山
臊”，“长尺余，犯人则病，畏爆竹
声”。《异闻录》里提到，唐朝道士李
畋曾因邻人仲叟为山魉所祟，遂命
“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爆之，鬼乃
惊遁。至晓，寂然安贴”。这些说法
或故事表明，燃放爆竹驱邪并不局
限于过年之际。

到了唐宋时期，过年燃放爆竹
的风俗已经十分普遍。唐诗人来鹄
《早春》：“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
聚爆竿灰。”张说《岳州守岁二首》：
“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王安
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

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卷
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提到“爆仗”作为诸军百戏
表演的号令，“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

由此可知，大约在北宋末年，使用火药的“爆仗”就被发
明了出来，但很长一个时期内应当是爆竹、爆仗并存。由于
爆仗比爆竹更加响亮，所以便以“霹雳”“炮仗”来形容。

大概也是在宋代，伴随着火药的普及，除了爆仗外，人
们还发明了“烟花”，又叫作“烟火”“焰火”。如果说爆竹、爆
仗的乐趣是听响，那么烟花的乐趣则是看花，故后世又有
“花炮”的叫法。

宋朝时的烟花有不少种类，诸如“架子烟火”“盆景烟
花”等，每逢节日，尤其在元宵节时多会燃放。辛弃疾《青玉
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大概就是对
烟花燃放时瑰丽景色的描述。

明清时期，人们过年时燃放烟花爆竹，除了基本的“爆
竹除疫”外，还逐渐增添了很多新的方式和意义。清人潘荣
陛《帝京岁时纪胜》：除夕子夜之时，“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
响。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于朝野，彻夜不停”。可以想象，
当今中国城市里鞭炮轰鸣的景象，其实和清朝时也差不多。

除了最为普及的“辟邪说”和“辞旧说”外，燃放烟花爆
竹又有了“封门说”“接神说”等。“封门说”是指除夕燃放过
“封门爆竹”以后，便不再外出，而是要阖家守岁；“接神说”
主要是指接灶神，腊月二十三“小年”，送灶神上天时燃放一
番爆竹，等他除夕之夜返回时，也要鸣放爆竹“接神”。

当然，有的地方所接之神并不局限于“灶神”，而是包括
天神、先祖和“百神”。既然有“封门”，就得有“开门”，所以，大
年初一一大早燃放“开门爆竹”，寓意“迎新”和开门大吉。很
多地方还在正月初五“破五”这一天燃放“开市爆竹”，据说
初五是财神的生日，这天“接路头”时需要放鞭炮，寓意发
财，又称“烧利市”。

清末民国以来，燃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各地春节民俗中寻
常且醒目的一个环节。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仍旧是把烟花爆
竹和春联、年画、秧歌、饺子、汤圆等并列在一起，视为“中国
年”的基本要素，举凡辞旧迎新、驱灾祈福、崩穷求富、狂欢喜
庆，都由它来表达。尤其是爆竹作为“辞旧迎新”的象征最为
突出，人们甚至认为，“如果不放爆竹，春节就不像春节”。

烟花爆竹在中国，不仅民间热衷于燃放，历代官方也经
常借助烟花爆竹来渲染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景象，或在各
种仪式大典上制造“与民同乐”的氛围。据说早在宋朝时，皇
帝就曾以焰火晚会的形式款待外番来使，并与文武百官一同
观赏。

如今，每逢国家庆典及重要的体育盛会，燃放烟花爆
竹成为政府行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 APEC
会议的开闭幕式等，无不有令人惊艳的焰火展演，其目的
在于烘托和渲染节庆气氛，表达主办者和广大民众欢乐
开怀的心情。

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性的传统文化之一，
最初目的是驱邪除旧，随后则演变为给过年增添喜庆氛围，
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如此，烟花爆竹
还逐渐渗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表达更多复合性
的意义，例如，作为仪式中某些节点的表示，或表达喜悦和
祝福，或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见证某一特殊时刻的到来
或结束、告诉世人某事的发生或完结。

此外，除了好事、喜事用它表示祝贺和开心外，遭遇事
故或其他不祥之事时也用它来辟邪或禳解。旧时在广东省
的潮汕乡村和贵州一些苗族地区，鸣放鞭炮甚至还是一种
赔礼道歉的方式，社区容许犯了错误、伤害了公共利益的
人，以鸣放鞭炮的方式向大家谢罪。在一些地方的苗寨，鸣
放鞭炮意味着“扫寨”，亦即社区净化污染仪式中一个要紧
的环节。

不过，要论传统民俗的烟花爆竹和现代社会的冲突，其
实最早从晚清就开始了。从那之后，禁放烟花爆竹就成为中
国社会各界争议持续不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过去的禁放
到“禁改限”，到近来“禁”与“放”话题再次渐热，为禁燃令
“松绑”的呼声日高。如何在民俗传统、社区安全与环境保全
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仍在积极探索中。
（作者系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现供职于日本神奈川大学）

中国人自古就爱在烟花上动脑筋。
明朝时，单个烟花被捆绑成一捆，分组绑在木

架上，点燃后，各色灯火流星，美不胜收。
及至今天，放烟花的方式越来越“新潮”。不仅

可以在夜空中组字、组图，部分烟花还脱离了引线
用电子点火，甚至可以用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燃放。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用智慧给烟花赋能。随
着科技的加入，在烟花的选择上，放烟花、看烟花、
创作烟花三类人群的品味，也越来越泾渭分明。
“注重体验感就选择传统烟花，喜欢造型奇特

就观看庆典烟花，追逐新潮可以尝试新式烟花。”北
京理工大学安全工程系副主任赵林双如是说。

传统烟花：注重体验感

一道道璀璨的礼花，划破黑色的夜空。黄若灿
金、红如烈火、绿似翡翠、蓝如深海……礼花弹打到
空中再炸开，形成一个个球形或流星状的烟花。其
实，这是推进剂和效果球在发挥作用。

烟花的颜色是各种盐的焰色，红色是锶盐、绿
色是钡盐、橙色是锶盐 +钠盐、黄色是钠盐、蓝色是
铜盐、紫色是铜盐 +锶盐。一个个效果球在夜空中
炸裂，绽放出五光十色的光芒。

而将它们送入夜空的黑火药，却在地面、半空
中留下了滚滚白烟。这一早在一两千年前便作为我
国烟花的推进剂，如今仍是烟花界的主流。

烟花绚丽，但众所周知，烟花燃放严重污染空
气质量，还制造了大量的城市垃圾。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全国包括京沪在内的众多城市都陆续出台
了烟花燃放的禁令。
“平时居民燃放烟花的主要成分是黑火药，含

有硫化物、金属盐、木炭等，燃烧的时候难免会产生
一些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避无可避。”
赵林双说，“想要真正解决无烟环保的问题，最主要
的是采用无烟配方。”

军用弹药通常使用无烟发射药，主要成分是硝
化棉。早年，一些烟花厂商把退役下来的军用单基
药做二次利用，的确可以实现无烟、少烟的效果。但

由于退役单基药过了使用年限，稳定性不足，容易
发生自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014年，我国出台了《烟花爆竹单基火药安全
要求》（AQ 4125-2014），进一步规范了单基药的使
用。如今，用退役单基药制作的室内冷烟花主要在
晚会、生日聚会等少数场合使用。
“想要把符合军标的单基药，在民用市场全面

推广，最大的难点是价格。”赵林双告诉《中国科学
报》，黑火药的市场售价为 6000~8000元一吨，而军
用单基发射药的价格超过其数倍，使用退役单基药
是解决办法之一。尽管科技人员尝试改良配方并已
形成了一些专利，但遇到大面积推广的时候，仍绕
不开原材料价格高的问题。

庆典烟花：融合巧思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描写了杨过给郭襄庆生
的一个场景。“火炮冲天而起，在半空中一声爆炸散
开，但见满天花雨流星……‘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
寿’十个大字，颜色各不相同，高悬半空，良久方
散。”但拍成电视剧，这一特效却无法呈现出来，只
能用普通的烟花代替。

事实上，高空特效焰火技术真正实现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9个巨大的“脚印”沿着北京中轴线
走进奥体中心。后来，这项技术在很多庆典活动上
使用，如 2014年北京 APEC之夜的水仙、君子兰、
海棠、菊花等四季花卉烟花，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
典的“人民万岁”，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天下一家”
“one world one family”等。

赵林双解释说，每个图形、字都是由多个点构
成，每个点都由一个效果球形成。比如，要组成一个
“万”字，需要几十个发射筒齐发、打得高度要一致，
弹道也要尽量稳定。“这就要求精确的发射技术，以
及焰火突然闪亮的控制技术。”

庆典中的礼花弹用量大，光发射药的用药量就
多达 100~500克 /发。采用烟量大的黑火药、烟量
小但安全性不足的退役单基药，都不是最好的选
择。“尽管现在还未使用，但高压气体发射技术将是

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其发射一致性、环保性，都比用
发射药效果更佳。”赵林双说。

高空特效焰火为什么能在最高点突然闪亮，而
不在中途提前炫彩？原来是延时药剂在发挥作用。
制作者在配方中加入暗燃药，让礼花在低空燃烧时
不发光，达到相应高度时再燃烧效果球，就能实现
最高点炫彩的效果。

可是，无论是发射技术，还是控制技术，只要有一
个环节掉链子，空中的图案、字就会缺角。在大型庆典
中，烟花燃放不容有失，如何实现更精准控制？

采用传统的导火索控制，控制精度为十几毫米
甚至几百毫秒，不可避免会有发射高度不一致、效
果球展开不同步等隐患。赵林双所在的团队改进了
这一技术。

北京冬奥会之前，他们尝试用电子芯片来控制礼
花弹爆发。从点火到效果球展开，其间发射高度、效果
球展开时间都可以做到精准控制，精度达到毫秒级。
只可惜由于芯片成本的原因，最后并没有被采纳，但
科技又一次给烟花燃放提供了想象空间。

新式烟花：“脑洞大开”

一到过年，一些“网红烟花”就亮相了。加特林、
仙女棒、小摔炮……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按照标准生产、燃放的烟花，本无安全问题。只
是每年都有人“以身犯险”，如将加特林捆绑成一打
同时燃放，结果原地爆炸。考虑安全、环保等因素，
一些新式“烟花”纷纷冒了出来。

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并不能称之为烟花。比如
电子烟花，伴随一阵响动，夜空中星陨如雨，可周围
没有任何烟雾。原来，所谓的烟花是被电风机送上
天的彩带，营造出在天上爆炸的感觉，燃放台上各
色彩灯照射夜空，彩带反光产生了五彩斑斓的景
象。礼花升空的同时，电机里的喇叭或哨子不停发
出声响，在视觉、听觉上满足观众需求。

还有“脑洞开得更大”的“烟花”。在北京近郊的
景区，夜色如黛，一场光影秀正在上演，“烟花”不在
空中绽放，却在一幢仿古楼表面大放异彩，其实这是
在虚拟空间燃放烟花，再投影到建筑表面。不一会
儿，无人机升空，编队飞行组成了兔子、滑冰小女孩、
百宝箱等造型，展现出酷似庆典烟花的各种巧思。

但是，没有烟火气的烟花，让人们越来越怀念
过去燃放烟花的氛围感。一些消费者吐槽，电子烟
花“塑料感十足，不过瘾”。那一缕消逝的年味儿，是
任何科技产品都代替不了的。

总有一款烟花适合你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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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前，被称为“烟火
诗人”的蔡国强并不被国人所熟知。但作为玩火药
出名的艺术家，他早已名声在外。

蔡国强曾说，自己的性格比较谨小慎微，但火
药的性质却恰好相反，所以才选择了它。“这首先是
对我处世方式的一种破坏，同时也诞生了我现在的
创作理念。”

在画纸上炸响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历史足迹”用中国发明
的焰火组成了 29个脚印，象征 29届奥运会走向中
国，走向北京。经过精确计算，每个脚印燃放点的燃
放时间不超过 10秒，总计燃放时间 1分钟。这样独
特的呈现方式，惊艳了世界各地的人。

到了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烟花倒计
时过后，“鸟巢”上空出现了绿色的中英文烟花字
幕“立春（spring）”，随后，天空中现了一根根银白
色的松针，组成了一棵“迎客松”。 总导演张艺谋
形容：“以一当十、一叶知秋，这是中国人非常好
的美学理念。”

2019年 10月 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联欢活动的焰火表演上，蔡国强在天安
门前设置了 3D动态烟火装置。烟火装置由 7棵高
25米的巨型钢铁树组成，装置的结构可以移动和变
化，因而火药在树上燃烧时可以形成开合的花朵、
旋转的地球以及扇动翅膀的蝴蝶等动态图形。动感
的焰火表演打造了一种全新的装置焰火形态，被人
们称为 3D立体的动感烟花画卷。

这些空中焰火表演以天为画布，但终究难以保
存实体内容。其实很早之前，蔡国强就创造了一种
可被收藏和保存的焰火类别———火药爆破画，即在
纸上点燃火药引发爆炸形成绘画作品。

创作过程首先要把画纸铺在地上，然后安排不
等量的火药，用炸药粉末和蜡纸板在画纸上布置出
轮廓造型。他也会在不同点上放置小木板或玻璃纸
用以引导烟雾产生的形态和爆炸后的效果。设置完
成后，他用燃香点燃导火线。随着巨大的响声，火药
在纸面炸响，成组的爆炸按照设计的形态产生。最

后，画布上的颜料变暗、烧焦、喷发，定型为火光闪
耀中的状态。

回到艺术本身对世界、人的思考

蔡国强是最早被写进美国艺术史教科书的中
国当代艺术家，他也是第一个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
馆办个展的华人艺术家。他说：“火药是我创意的一
个源泉，而不是目的。通过这种方式，我还是要回到
艺术本身对世界、人的思考。”

蔡国强 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我们福
建乡下是很喜欢放鞭炮的，婚丧嫁娶，都少不了要
放。有时候隔壁人家生孩子，只要听到鞭炮声就知
道———放得多的是生了男孩，放得少则是生了女
孩。所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艺术家，我对火药的
感受力或敏感度更深吧。”

2015年 5月 15日，蔡国强设计的一条长 500
米、宽 5.5米由钢丝、铝合金构成并装有火药的“天
梯”，随着引线的点燃显出了形状。一个直径 25米
充满氦气的热气球搭载着“天梯”冉冉升起，震撼了
在场的所有人。这座“天梯”一共维持了 80秒，可他
为此付出了 21年的努力。

这部焰火作品，是蔡国强献给奶奶与泉州的礼
物，寄托着他的乡愁，同时也是以艺术的方式与宇
宙对话。

他在自己的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中谈
到，他相信宇宙间那些看不见的力量，他的艺术与
他生长在福建这样一片民俗文化浓郁的土地有关，

“我是从这里出发，所以，我的艺术里面都在寻找跟
看不见的力量有关的东西”。这是他“天梯”构想的
初衷，希望艺术能成为通往宇宙的时空隧道，于是
就造了一架梯子去连接地球和宇宙。

2014年，蔡国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了
“九级浪”个展。九级浪代表着海浪的最高等级，当
海浪达到九级时，波涛汹涌、浊浪排空，仅凭海浪的
力量就可以颠覆一切，以此表达人与自然、保护生
态这一主题。

当时，他在黄浦江策划了一场开幕式表演———
“白天焰火”，可谓震撼人心。

这场“白天焰火”共分为三幕：《挽歌》《追忆》和
《慰藉》。每一幕的焰火颜色、绽放形式都不相同。

第一幕《挽歌》，运用浓重的黑、白、灰焰火进行
穿插爆破，白色焰火的点点火光转瞬即逝，又和原
先未散去的黑色烟雾相交融。两者结合的一瞬如同
层层的瀑布一般，过后又笼罩在一团黑白云雾中，
就像一曲人生悼歌。

第二幕《追忆》，则采用了红、黄、蓝、绿这些更
为鲜艳的焰火色彩，如同一条条彩带发散、交错，有
的冲上九霄，就像记忆的神经随处游走，最后变成
花朵缓缓落幕。

第三幕《慰藉》，在五彩的烟雾中，橙色焰火炸
开成一朵朵火花，坠落时又变成漫天的垂柳，如同
被温暖包裹……

蔡国强在作品中不断追求火药品种、燃放技术
的创新，在爆破的节奏和效果上都极具感染力，但
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忽视艺术性的内在提升。

火药不是目的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2014年 8月 8日，“九级浪”展览开幕，蔡国强在黄浦江面献上他在国内的首件“白天焰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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